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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词如秦观【满庭芳】：“此去何时见也？襟
袖上、空染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曲如关汉卿【沉醉东
风】：“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
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 
  诗是含蓄的，词是委婉的，曲是直率的。同样描写对于女人的爱慕与思
恋，诗可以写得极其蕴藉：“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思
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词常表达得曲折宛转：“西楼
月下当时见，泪粉偷匀，歌罢还颦，恨隔炉烟看未真。别来楼外垂杨缕，几换
青春，倦客红尘，长记楼中粉泪人。”（晏几道【采桑子】）曲则毫不遮掩修
饰、借助于比喻拟物，而是单刀直入、剖明心迹。杜仁杰有【双调·雁儿落过
得胜令】小令，题名即直书《美色》，其文曰：“他生得柳似眉莲似腮，樱桃
口芙蓉额，不将朱粉施，自有天然态。半折慢弓鞋，一搦俏形骸。粉腕黄金
钏，乌云白玉钗。欢谐，笑解香罗带。疑猜，莫不是阳台梦里来。”直爽、坦
率、赤裸裸，虽染有市井俗气，但也率性天真。 
  诗是庄重的，词是真诚的，曲是调侃的。诗人总是把自己的抱负、信仰、
志向、向往、理想、企冀正面写进诗里，杜甫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
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
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
先县》）。词人满怀真诚地把自己的情思、哀怨、踌躇、怅惘、离绪、别恨一
一寄寓于词，总是一片挚心如水，如柳永的【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
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曲作者常常保持着与世事若即
若离的态度，更多从旁观的角度来品评事物，冷然静观，超脱潇洒，甚至是冷
嘲热讽，即使是在作品中把自己的形象写进去，也常常不乏自我揶揄，且看王
和卿小令【仙吕·醉扶归】：“我嘴揾着他油鬏髻，他背靠着我胸皮。早难道
香腮左右偎，则索项窝里长吁气。一夜何曾见他面皮，则是看一宿牙梳背。”
一片自嘲与自我挖苦情态，跃然纸上。 
  于是，曲比诗、词增添了超然、诙谐与冷静之气，致使元曲里涌现出众多
的嘲讽散曲。著名者如睢景臣的《高祖还乡》，用一名村汉的眼光来看刘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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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时的威风与排场，把皇帝驾行时的众多銮仪器杖和随从说作是：“一面旗白
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
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
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
大作怪的衣服。”帝王的凛然威严一下就被滑稽化为装腔作势。尤其是村汉面
对刘邦的惺惺假态——“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激愤地揭开他的老底：“只
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 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将皇帝与平民
间的转换关系一语点破，戳破了君权神授的幻像。同是表现对于伦理社会的反
叛，柳永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还是说反话，透示着
内心的失落与痛苦；关汉卿散曲“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
手，天赐与我这几般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
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不伏
老》），却铁了心地用游戏人生态度去对待现实。诗、词、曲不同的创作心
态，反映的是唐、宋、元不同的时代背景与人文精神。 
  尽管与词的高雅婉约相比，曲在整体上显得通俗直白，但文人散曲也发展
出追求精巧致密的一路，我们看从金末的燕南芝庵《唱论》到元人周德清《中
原音韵》，都极其强调散曲语言的文采，甚至从这个基点出发，把散曲分作两
类：有文采的称作乐府，无文采的叫作俚歌。为体现文采，周德清强调散曲要
“造语必俊”，不用衬字，不用俗语、谑语、市语，这种倾向导致一部分散曲
在风格上靠向爽洁清丽的词境，例如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
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天净沙】《秋思》），就
是典型的代表。当然，散曲毕竟是全部都要付诸歌唱的，与词不同，它没有走
上案头化的道路，因此即使是在强调文采的时候，理论家们也没有忘记它应该
保持曲词的特点，于是周德清提出散曲语言要遵循“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
标准，最终目的是“要耸观，又耸听，格调高，音律好”。剧曲则因需要为大
众登场演唱的缘故，普遍停留在口语化的基础上，其中常有众多衬字的运用，
这构成它一个鲜明的特点。无名氏《货郎担》杂剧第三折【货郎儿六转】是最
突出的例子：“我则见黯黯惨惨天涯云布，万万点点潇湘夜雨。正值著窄窄狭
狭沟沟堑堑路崎岖，黑黑黯黯彤云布，赤留赤律潇潇洒洒断断续续，出出律律
忽忽鲁鲁阴云开处，霍霍闪闪电光星注。正值著飕飕摔摔风，淋淋渌渌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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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扑扑簌簌湿湿渌渌疏林人物，却便似一幅惨惨昏昏
潇湘水墨图。”类似情形在元杂剧中十分多见，引此即见一般。 
 
 
 
